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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十）

——记原宁夏医学院院长陈树兰

YI MIN SUI YUE
移民岁月第一百一十七期

档案中的石嘴山（六）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洋行
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
收毛，致使部分牧民将毛运到石嘴
山，无法销出，又不能运回。洋行趁
机杀价，故意不开盘，有行无市。然
后他们指使下面的人，利用实物交
换，酌给米、面、布、茶、糖等物换毛，
毛户无法，只好忍痛接受。

贷银订毛这种方式，无异于“趁
火打劫”，和农村中的“买青”是同一
性质的。“买青”一是在青黄不接之
时，一是在牧民春困羊瘦之期。洋
行利用牧民困难之际，以低估产量
和压价预购的方式订立合同，把牧
民永远缚在他们的合同上，年年为
他们提供羊毛。

各大洋行设立的外庄，犹如对
西北牧区撒下了天罗地网，几乎囊

括了全部西北产毛区。设外庄的
有：内蒙古的阿拉善旗、额济纳旗、
伊克昭盟各旗；宁夏的银川、花马
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
中卫、中宁等，贺兰、平罗、惠农各县
直接收购；甘肃的靖远、五坊寺、大
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青海
的西宁；陕西的三边。根据外庄小
老板每年腊月回来的人数总不下五
六十人的情况来看，洋行外庄设点
还不止这些。

洋行每年收毛的具体数量，现
已无可考据，仅根据行内下级人员
及工人的回忆，估计一个概数如下：
据王焕章先生谈，有一次他给新泰兴
大老板理发，有人问他今年收了多少
毛，老板说收了 100来万公斤；再据洋
行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81岁）说，每

个行每年船运数不少于 100船，每船
载重量是 1 万公斤，那么总数还是
100万公斤；又据冒良臣老先生（在平
和洋行当过学徒）说，他曾给洋行办
过海关三联执照。平和洋行每年船
运 120 至 130 只，驼运不少于千峰。
每船 1 万公斤，每驼 125 公斤，总计
1300万公斤左右。若以六大行的总
运量来说则年达 750万公斤以上；根
据《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
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
工打包，由河运、驼运至天津出口
……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
羊毛约三千万斤”。由上面的四种说
法估计，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
10 大洋行每年收皮百万张，毛 1000
万公斤左右，是比较可靠的。

“海关三联单”又是什么？这就
是我们上面所说逃避中国税赋的那
个东西。三联单是天津英商直接向
海关主管部门要来发给各地分行，
分行再发给外庄，在起运羊毛时使
用的。上面印有各种皮、毛名称，如
老羊皮、山羊板皮、羊绒、驼毛等，使
用时，洋行先将起运皮毛开列清单，
派学徒持制钱五百文，送至关卡。
由关卡文书照清单数字一一填入三
联单上，加盖“验讫”公章，一联存当
地主管税卡，一联报省，一联由洋行
随货持送海关。有了三联单则可通
行无阻直运天津，税务人员不敢留
难。如出口再按章纳税，不出口则
不纳税。五百文制钱算是洋行赏给
文书的“润笔费”。

民国四年（1915年），新泰兴、仁
记二行开始设立打包厂。打包厂的设
立是洋行为了掠夺和剥削石嘴山廉价
的劳动力。原是将原毛运到天津再加

工，自设立了打包厂后，各地都将羊毛
运到石嘴山加工打包后再运往天津。

加工厂的程序分为几个步骤，
先是绽毛绞，次抖毛中土沙，再次是
洗毛、风干，最后打包起运。因为工
序有好几种，工种也分为好几种，工
资分为好几等。

工人的分工大致是：毛头儿是
一些熟练工人，他们既能领会洋行
意图，又熟悉当地和工人的情况，遂
被洋行吸收为长年工人，专门为洋
行组织和训练工人，指挥调动工人；
大工是重劳动工人，干装卸打包等
工作；小工是轻劳动工人，干绽毛
绞、洗毛、风干等工作；童工是辅助
劳力，专门抖毛。除了毛头儿，大部
分是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除了工
资，再无其他任何待遇。工资等级，
毛头儿每月银 5 两，大工每日制钱
180 至 200 文，小工每日制钱 80 至
100 文，童工每日制钱 40 至 50 文。
工资的发放各行不一，有的行当天
发，有的行 10天一发。

羊毛有宁毛与青毛之分。宁毛
因为一年剪两次，纤维较短，故收购
价格低，在早期每 100公斤羊毛，6至
10 两银子，晚期增至 14 至 20 两，洋
行运至天津为 100斤羊毛售价 50至
60两银子，最高达 70两。青毛因为
一年剪一次，纤维较长，故收购价格
较宁毛为高，平均每 100公斤羊毛为
30至 40两银子，洋行运至天津 100公
斤羊毛售价为 60至 80两银子，最高
达到 100两以上。根据上面这个收售
价格来看，洋行最少都有二分之一的
利润。以 40年来计算，10大洋行累
计从西北掠夺去的羊毛约 4亿斤，皮
约 4000万张。（据石嘴山档案）

旧时商铺。

（中）七星渠发展史
周嘉玲

感动中国的冯志远老师（二）

在鸣沙中学期间，冯志远经
常阅读《文汇报》，特别是那些经
过马毓仁读之后又划出记号的文
章，他更是认真细读。当时，这一
份《文汇报》把他俩夫妻间的情怀
与业务学习交流结合了起来，使远
离上海的支宁人经常能体验到上
海风情。同时又把文史界、教育界
的动态传到了大西北的穷乡僻壤，
使他能够领略到沿海学术制高点
的韵味，融入自己的三尺讲台，以
更加充沛的精力投身于西北农村
教育事业。

在鸣沙中学期间，冯志远夜
以继日地忙碌着。早晨与学生出
操，上午备课、上课、改作业。下
午，除了上课之外要挤时间辅
导。课外时间还要给学生面批作
文、个别辅导。晚上再挤时间攻
读相关的经典文著，不断猎取新
的知识和营养，在学术上下功夫。

初中的古文教学是语文课
的一个难点，教与学都比较困难，
每一篇的教学时间一般要 2至 3
课时。冯志远抓住课文短这个
特点，每次上古文都先由自己背
诵课文，然后引导学生复读，再逐
段逐句串讲。他熟记着教案和课
文，抓住中心，层层深入，句段词
语的讲解有如枝连叶衬。听他在
课堂上讲《卖炭翁》，在下课之前
检查教学效果时，学习较好的学
生有的已经会背课文。师生们都
认为，冯志远的语文课讲得好。

冯志远初到鸣沙中学期间，
兼带俄语。俄语不是他的专业,
但他学得很好。东北师范大学有
俄籍教师，学校医务室有俄籍医
生，学俄语的环境条件好。冯志远
大学毕业时,不仅有阅读俄文报
刊的能力，还能与医生对话，带初
中俄语课并不困难。但是，农村
学生们对外语很不重视，而他总
是不厌其烦地启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冯志远的俄语教学在学生
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还有

些学生记住当时学的一些单词和
短语。

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教学方
法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冯志远
十分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与运
用。他从东北到华东，又从上海
到宁夏，地区差别太大了，但是他
总能迅速地适应。他尊重领导，
团结同事，对学生关怀体贴，与学
生们建立了亲切的情谊。他精心
设计每一节课，每次上课都能把
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教学内容
上，使学生关注教学重点，突破难
点，从而学有所得，增长了知识。
他注意阶段考核评奖，使学生们
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强学习信心，
更加勤奋地学习。

冯志远在教学工作上的另
一个特点是善于因材施教，因时
设教。无论是课文教学还是作
文教学，他都注重个别辅导，通
过个别辅导达到因材施教的目
的。在 60年代初期，他每个学期
对 每 个 学 生 面 批 作 文 一 至 两
次。每个星期安排的语文自习
课辅导，他都要带着一批问题，
到自习课与学生交谈。后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上课了，
冯志远在与学生交往中又引导
大家同读课外书籍，进行阅读指
导。1967 年冬天，样板戏盛行，
他与学生们一起学样板戏，他的
宿舍成了临时课堂。有时候，他
边拉胡琴边唱边演边教。他带
语文的初二两班学样板戏的人
多了，大家请他和班主任李述培
导演，排练了《沙家浜》，1968 年
在春节期间到附近农村演出。
学生们在排练和演出中提高了
文化素养和艺术兴趣，回乡以后
有不少人成为农村文艺活动的
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
宁县的文艺宣传队伍中涌现一
批新秀，其中许多人是冯志远在
鸣沙中学教过的学生。

（中宁县政协供稿）

陈树兰：病人转到我们医院后，
连续用药 3 天都没见效果。当时我
们引进了心脏除颤仪器，我提出用这
个设备。讨论时有的专家就提出反
对意见，关键是怕病患血压过低引
起意外风险，还有就是风险评估过
高怕承担责任。面对病床上的患
者，我下定决心，绝不放弃所有的努
力，一定要试试。为了把风险降到
最低，我们还找来了麻醉科主任和
使用过心脏除颤仪器的专家，制定
了严密的治疗方案，包括出现意外
时的抢救方案。我做现场总指挥，
除颤仪只打了一下，病人的血压马
上就开始向好，心跳也恢复到了正
常值。当时病人的家属感动地哭
了，其实在实施抢救时我也知道风
险很大，可如果我们不承担治疗的
风险，病人家属就必须承担失去亲
人的风险。还有一个姓陈的老干
部，食道破裂住院，已报了病危，血
压很低，手术条件很差，整整抢救了
五天五夜，最后脱离了危险，康复出
院。十多年后这位老干部得了老年
痴呆症，很多事都忘了，但他始终认
得我。

陈树兰说，在给病人看病上我竭
尽全力，努力做一名合格医生所应该
做的。把为病患减轻痛苦放在第一

位让陈树兰在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
成就感和职业的荣誉感，但有一件事
让她十分后悔，那就是她的老公刘善理。
因自己轻视了刘善理的一次意外摔
伤引发后患。

陈树兰：这是一件让我后悔一生
的事，老头子在上班的路上因雨天路
滑跌倒骨折，卧床一百天我都没有时
间陪他，也放松了警惕性，后来引发
并发症去世了，如果我当时把他的骨
伤当个事，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事情。

2014 年，陈树兰被评为全国离
退休老干部先进个人。2021年 6月，
陈树兰已年过九旬，尽管已经退休多
年，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还聘请她
为医疗专家，时常要到医院科室会
诊。同年，她被中共中央授予“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陈树兰现在还在上班，医院遇到
心血管方面的疑难病症还会请她，身
边的同事说：有陈院长在身边，我们
心里踏实。陈树兰说：移民到宁夏已
经快 70 年了，在宁夏我没辜负党和
人民对我的培养，没有辜负宁夏人民
对我的信任，也没辜负同事们对我的
支持与厚爱，更没辜负我入党时的誓
言和初心，我尽我所能，救死扶伤，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蔺银生 撰稿）

90岁高龄的陈树兰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

七星渠的发展变迁，得益于科
学技术的支撑。自 20世纪 50年代以
来，在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的大力
支持下，陆续对渠道、建筑物进行规
划治理。单阴洞沟、双阴洞沟、红柳
沟、曹家路沟等渡槽的建成，标志着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中卫市中
宁县开始应用。1978年渠口移至中
卫申滩，渠道延伸 29.5千米，水位抬
高11.1米，完成新建、改建建筑物78座，
新增灌溉面积近 3万亩，这是在当时
施工设备机械化程度较低情况下，
灌区水利建设史上的又一创举。因
渠道流量加大，部分边坡不稳定，
影响渠道安全，所以采用现浇砼砌
护渠道 12.7 千米。后陆续对部分
渠道险段进行砌护，至 1985 年完成
砌护 37.49千米（以单侧长计算）。经
过多年运行，这些砌护现基本老化
塌落。

1990 年以来，随着节水工作的
逐步深入，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
各段的引水量采取严格的宏观调控
手段，实行限量供水。干渠因土渠
居多，输水损失大，建筑物老化漏水
严重，造成了灌区地下水位渐高，土
壤出现盐渍化，已不能适应发展的
要求。

1998 年以来，国家加大水利建
设的投入，通过灌区重点工程建设
和续建配套改造与节水改造等，采
用全断面、防渗、防冻胀等措施进行

砌护，对渠道进行改造，截止到2018年，
先后砌护渠道 90千米，占渠道总长
的 75%。

1996年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
工程实施以来，推行项目法人制、招
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三项制度，采
取公开招标的形式，引进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提高了工程社会化、专
业化、现代化的建设水平，管理工作
不断改革、规范、创新，工程质量有
了进一步提高。2018 年，干渠共有
各类建筑物 621座，安全输水和调控
能力进一步加强，灌溉保证率逐步
提高。

新中国成立后，灌区开始发展
扬水灌溉。20世纪 50年代，为安置
三门峡水库库区移民，在中宁县新
民庄、白马寺等地七星渠上首次装
备锅驼机、柴油机等动力站，开发扬
水灌区。随着新技术的应用，60 年
代建成鸣沙校场滩、红旗塘、古城子
等水轮泵站12处。1968年后，中宁—
青铜峡电网逐步通电，大部分泵站
改为电灌站。1985 年，中宁县投资
518万元，在七星渠泉眼山跌水处修
建水电站。至 2008 年，灌区共有电
灌站 43座，灌溉面积 2.6万亩。

七星渠处于卫宁平原和中部干
旱带的重要节点上，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和环境造就了灌区物产丰
饶，也为中部干旱带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七星渠延

伸后，泉眼山跌水以上干渠水位抬
高 11.1 米，为发展扬黄灌溉创造了
条件。 1978 年，羚羊寺泵站建成，
开创山区扬黄灌溉的先声。1988年，
在唐家湖建设大战场泵站。 1990
年，加高扩整七星渠上段 20千米渠
堤，为同心扬水扩灌工程增加供
水。1996 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始
实施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
先后建成红寺堡、固海扩灌灌区，
分别于 2003 年、2005 年全线通水。
2017 年，七星渠向中部干旱带供水
5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50.2%，
解决了中部干旱带百万亩农田灌
溉和 50 万人、26万头牲畜的安全饮
水问题。

七星渠傍山而行，沿线有山洪
沟道 31条，均穿渠入河，山洪灾害频
繁。历史上，清水河、单阴洞沟、双
阴洞沟和红柳沟并称“渠之四害”。
据记载，清水河洪峰流量曾高达
2340立方米/秒，历代治水者望而生
畏，施治无术。明崇祯元年（1628年）
筑清水河东坝，开凿人工河道，使清
水河从泉眼山西流入黄河，消除对
中宁县、七星渠之患。单阴洞沟、双
阴洞沟曾有石拱涵洞过洪，民国时
期已冲毁。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山
洪沟皆无过渠设施，每发山洪，任其
冲闯，酿成灾害。

1956年到 1957年建成红柳沟、
单阴洞沟、双阴洞沟等渡槽，基本消

除了 3 条山洪沟的洪患。1959 年，
中宁县政府组织力量在清水河上修
建长山头水库，减轻了洪水灾害，改
善了生态环境。七星渠渠首上延
后，新建跨清水河渡槽，结束了清水
河为患七星渠的历史。1985 年前，
七星渠上共有输水渡槽 6 座、排洪
渡槽 4 座、输水涵洞 2 座、排洪涵
洞 6 座，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山洪对
干渠的危害。1985 年以后，对受损
老化的双阴洞沟渡槽、曹家路沟渡
槽、吴桥渡槽等进行了改造。1996年，
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实施
后，整治阴洞梁沟和石磺沟，建设
香山北麓防洪工程，开挖排洪沟，
修建防洪堤，将沟道洪水集中排入
黄河，基本解决了山洪对七星渠上
段的威胁，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洪
排洪体系。

历史上，灌区仅靠南河沟、北河
沟等自然沟道排水。20 世纪 60 年
代，灌区政府多次组织群众，挖沟排
水。70年代，在排水干沟、支沟形成
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田园化，使灌
区“方地划区，整田为条”，灌排各成
系统，为机械化耕作创造了条件，为
稳产高产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的实施，排水体系初具规模，各级
沟道排水畅通，效果良好。

（作者系七星渠管理处防汛
工程科副科长）

1936 年 6 月初，我七十五师攻
占红柳沟后，继续西进。中旬，包围
了宁夏南部重镇—豫旺县城（今同
心县下马关）。马鸿逵的一支骑兵
部队据守在此。

豫旺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四
周有青砖砌成的围墙，高三丈多，宽
丈余。城墙上面雉堞林立，敌人居
高临下，便于发挥火力。

我军围城之初，敌人先依托城外
的民房和寺院抵抗了一阵。在猛烈攻
击下，敌人纵火焚烧房舍，毁掉掩体，缩
进了城里，用土砂沙袋封死城门，凭借
城墙继续进行顽抗。当时红军没有重
炮装备，要破城歼敌，确实困难。

我师兵临城下以后，发现只有
东门和北门外还有一些烧毁的民房
残墙，敌人没来得及全部推倒，西门
和南门外都成了开阔地。我军多次
发起攻击，都因无法接近城墙，而未
能得手。我们遂一方面派小部队不
分白天黑夜地轮番攻击，派宣传队
发动政治攻势，向城内喊话、投传
单，以疲惫和分化瓦解敌人；另一方
面采取从城外挖地道的办法，由地
下接近城墙，以便炸开城墙突进
去。但还没等我们把地道挖到城
下，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在城内
挖了许多地洞，贴壁监听，发现哪里

有动静，就在哪里防守，这一来，我
们的土办法也无法施展了。

然而，我们不间断地发动各种攻
势，造成了敌人的巨大恐慌。围城
七八天后，每天都有零散的敌官兵出
城逃跑或投降。我们从俘虏口里和
火力侦察中得知，城内守敌是一个骑
兵营和一个民团，约一千人，武器多
是骑兵用的马步枪，机枪只有二十来
挺，且弹药不足粮食和水日益紧张；
敌在守逃问题上分歧很大，骑兵营想
逃，民团要守，争执不下，矛盾重重，
军心涣散，多数官兵已无战心。敌指
挥部以及防守重点在东门。

师领导将敌我双方情况作了比
较：我们一个整师，共二千多人，相
当于敌兵力的两倍半；每连有九挺
轻机枪，火力绝对优于敌人；我军士
气高昂，敌人士气沮丧。整个情况
是我兵力、兵器和士气都占优势。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强攻的时
机已经成熟，若拖延时间，万一让敌
人待机突围出城，我们步兵就难以
追上敌骑兵了，那就达不到歼灭敌
人的目的。因此，必须抓紧强攻准
备，坚决将敌围歼在城内。

师长和常玉清（七十五师政治
委员）一起赶到军团部（驻豫旺堡）
请示。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听取了关于城内敌情和我们准备情
况的汇报后，立即批准，同时指示我
们一定要减少伤亡。

返回指挥所后，我们召开了各
团长、政委参加的紧急作战会议。
会上，首先传达了军团首长的指示,
并请大家对最可能造成我方严重伤
亡的登城和巷战这两“关”作重点考
虑。同志们进行了认真讨论，经过
反复研究，最后定下了先攻后进，加
强策应，确保重点锲入的方案。

会后，各团进行了战前准备工
作。我们请来当地一些木工，赶制
几十架带轮的木梯，并组织部队利
用附近的树木、墙壁，进行推梯和登
梯训练，还进行了机枪掩护下的小
型攀登演习。27 日白天，各团除照
常派小分队攻击袭扰外，大部队在
作好政治动员的同时休息待命。

27日晚上，风雨萧萧。9时整，西
门和南门按预定方案首先发起了猛
攻。与此同时，东、北门也响起了稀疏
的佯攻枪声。敌人果然如我所愿地把
东门和北门的力量调向了西门和南
门。一个多小时后，五团报告说，一刻
钟前发现西门和南门多增加了三个机
枪火力点，步枪火力也有加强。

我们马上命令三团、四团准备
转入强攻。师长赶到北门，常玉清

和刘参谋长留在东门。11时许，东、
北两门的机枪一齐怒吼起来，敌人
的火力很快被压了下去。突击分队
犹如猛虎扑食，推着轮梯，迅速冲到
城下，开始登城。不到半小时，三、
四团分别从东北两门攻进城内。在
各自解决当面守敌的同时，三团一
部由北向东南插进，四团一部从东
南方向推进，迅速包围并拿下了敌
指挥所。这时，城内敌人陷入一片
混乱，大街小巷人喊马嘶，溃兵四
散。西、南两门的守敌惊惶失措，无
心抵抗。常玉清站在东门城墙上打
了两发红色信号弹，五团很快压了
进来。重兵入城，敌人失去指挥，没
作什么抵抗，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了。我军连夜清理打扫战场。这次
攻城战斗，俘敌 300多人，缴获战马
约 150匹，轻机枪、马步枪、驳壳枪、
马刀等武器 200余件，而我方伤亡不
到 2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攻克豫旺城这一仗，拔掉了马
鸿逵设在陕北根据地西部边缘的一
个重要“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
后顾之忧，使陕北根据地西部扩大
到豫旺县以西一线，有力地打击了

“四马”经常袭扰我根据地的嚣张气
焰，同时，也为我军扩大骑兵部队创
造了条件。 （吴忠市政协供稿）

攻克豫旺城


